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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月13日，埃及政府宣

布将退出在1995年签署的《联合

国谷物贸易公约》（UNGTC），

并依据《公约》第29条规定通

知理事会及其他成员国，于6月

30日正式退出。近年来，尽管一

些西方国家退出国际机制的行为

屡见不鲜，但埃及作为发展中国

家主动退出国际机制的行为尚属

少见，不免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

关注。

全球谷物贸易管控机制失灵？

埃及长期面临粮食困境。作

为全球第一大小麦和第四大玉米

进口国，该国每年需从国际上购

买1000～1100万吨的小麦和约600

万吨的玉米。其中，约80%的小麦

需从乌克兰和俄罗斯进口。

埃及在1995年6月签署《联合

国谷物贸易公约》后一度对这项

控制国际谷物市场的机制充满信

心，并在此后数年获得了稳定的

粮食供应与部分援助。但埃及在

2008年因国际市场小麦价格持续

上涨而遭遇“面包危机”后，又

在2011年发生政权更迭，同一时

期国际粮价也在暴涨，三者的同

频共振使埃及通过《公约》获得

的制度性红利开始大打折扣，其

对该机制实际作用的不信任感与

日俱增。

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

后，国际油价和粮价飙升的联动

效应将埃及本已疲软的经济推向

了深度危机状态。埃及面临着主

要粮食进口断供的风险与高粮价

的现实。前者虽因2022年7月土耳

其、俄罗斯、乌克兰与联合国代表

签署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得以

暂时解除，但国际小麦价格从乌

克兰危机升级前的230～250美元/

吨暴涨至目前480～520美元/吨的

事实却难以改变。

由于《公约》是当前唯一

涵盖全球谷物贸易的国际机制，

也是公约签署国中的发展中国家

获得稳定粮食供应的主要国际平

台，因此，埃及政府一方面批评

主要粮食出口国利用乌克兰危机

推高粮价，另一方面不遗余力地

呼吁《公约》成员国和理事会

发挥应有作用帮助粮食进口国，

特别是非洲地区国家。但埃及的

呼吁遭到在机制内处于主导地位

的主要粮食出口国的集体忽视，

美国甚至还积极利用乌克兰危机

将国际市场的小麦价格提高到前

所未有的水平，同时设法制裁俄

罗斯的粮食出口，这使粮食进口

国遭到重大伤害。经过将近一年

的呼吁和等待，埃及政府认为，

《公约》机制及其成员国对主要

粮食出口国控制全球谷物证券交

易的投机行为缺少应有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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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埃及本哈小

麦大丰收。图为本哈

农民在田里劳作。

埃及退出《联合国谷物贸易公约》有何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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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国际粮食市场基于如此供求

关系，继续作为《公约》机制成

员国在实际上已无太大意义。

三大现实考量

综合来看，埃及在2023年2

月作出退出该机制的决定主要基

于三个现实因素。首先，埃及对

该机制的依赖程度已降至历史最

低点。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

的签订及续签（注：2023年7月

17日，俄罗斯宣布停止执行该协

议），及埃及与俄罗斯、乌克兰、

法国、印度等国签署的双边购粮

协议使其能获得相对稳定的粮食

供应。此外，埃及对内还扩大了

小麦、玉米等作物的种植面积。

其次，对埃及而言该机制已

失去制度性红利。《公约》机制

设定了四大功能性目标，即进一

步稳定和扩大谷物市场、提高世

界谷物供应链的安全性、扩大和

改进对成员国的数据统计并为其

提供市场信息服务、为成员国之间

的磋商提供机会。长期以来，《公

约》机制由粮食出口国主导，乌克

兰危机升级后，该机制并未按照

其设定目标，首先满足成员国中

粮食进口国的需求，而是一边制

裁俄罗斯，一边在国际粮食市场

进行投机。换句话说，《公约》

机制成为全球粮价上涨的背后推

手之一，损害了埃及等粮食进口

国的利益。因此，埃及外交部在

2023年2月13日发布的拟退出《公

约》声明中表示“埃及在该机制

的成员国资格没有附加值”。

最后，退出成本较低。自

2022年3月以来，埃及国内经济

增长失速问题严重，相关应对措

施效果微乎其微，缩减非必要开

支已成为当前埃及政府的重要经

济政策。2023年3月，埃及供应与

贸易部部长阿里·梅塞西在采访

中表示，埃及政府退出《公约》

有助于保护其稀缺的外汇资源。

由于《公约》本身制定了退出条

款，且不存在其他成员国对退出

国实施惩罚性制裁的内容，埃及

认为依据程序退出不仅直接经济

损失有限，还能每年节省60万美

元的会费。

埃及“退群”的双面影响

从正向角度看，埃及“退

群”至少有三方面意义。一是埃

及“退群”是对该机制不合理之

处的回应，这或将推动其改革进

程。《公约》机制理事会执行理

事阿诺·佩蒂特在2023年3月的一

次采访中表示，将会对该机制的

实际功能进行讨论和反思。二是

为埃及在现有合作形式之外创造

新的合作形式提供了可能。埃及

“退群”后，先后同俄罗斯、乌

克兰、法国和印度签署了双边购

粮协议。其中，埃及与印度签署

的18万吨小麦购买合同价格为400

美元/吨，而国际市场价格高达

480～520美元/吨。三是可使埃及

不受国际机制约束得到符合本国

利益的便利。例如，埃及在退出

后可不再受该机制约束同主要粮

食出口国直接谈判粮价。

但埃及“退群”也可能产

生一定消极影响。一是作为《公

约》机制成员国中最大的粮食

进口国，埃及的退出可能使该机

制框架下的粮食进口国同出口国

讨价还价的能力被削弱。主导该

机制的粮食出口国将更占优势，

甚至会恶化全球粮食安全治理问

题。二是可能使粮食进口国对该

机制的信任感降低，不排除将有

其他成员国效仿埃及的可能性，

而这或将撼动该机制的共识根

基。三是埃及退出后，可能被机

制内的其他成员国视为“非合作

型行为体”，这恐将对埃及的国

际声誉产生负面影响。特别是埃

及在拖欠会费的情况下宣布“退

群”，这对其国际形象的折损在

短期内可能难以消除。

无论如何，作为多个国际

组织和国际机制的创始国与积极

参与国，埃及退出《公约》机

制只是众多国家“退群”的一个

案例。但它的“退群”同英国退

出欧盟、美国退出诸多国际组织

之间也存在差异：英美等国“退

群”是为彰显其自身的主导国地

位，而埃及“退群”一方面折射

出《公约》机制的功能性退化，

而另一方面，则是相对弱势的国家

对不公正国际机制的最后抗议。当

前，埃及“退群”的影响仍未全

面浮现，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

东研究所副教授）


